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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位于温哥华岛的加拿大卑诗省首府维多利亚市迎来了“维多利亚日”一百五十周年庆典，该市中心主干道道格拉斯街两侧挤满了观看游行的观众。多年获邀并多次被评委会评比为前三名的法轮功团体，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包括天国乐团、“真善忍”花车、炼功队、腰鼓队等，长长的队伍行进在街头，受到沿途民众热烈欢迎，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和游客。


来自大陆东北的张先生和妻子、儿女们都来到现场观看。张先生详细询问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情况，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表示关切。他赞叹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并用手机录制视频，准备传给大陆的亲友们。


来自中国浙江省的韩先生看到游行队伍后，称赞加拿大的自由和美好，并惊叹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阵容的壮观。


吉奈尔是一位年轻的女士，从中国大陆移民来加拿大多年，曾经观看过几次大温哥华地区的游行活动，她表示这次是她感到最兴奋的一次。她惊呼：“哇！当法轮功的队伍过来时，我看到拍照片的人无数啊！我觉得法轮功的队伍是这次游行表演最好的团队！”


中国大陆移民、在温哥华养老院工作的辛迪兴奋地说：“我非常高兴今天来看这个游行，非常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我们都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整齐的游行队伍感觉非常美，比我想象中的还好。”


家住在维多利亚市的政府职员荷蕾（Hirley）女士说：“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来观看这个游行，每年这个游行都是令人兴奋的。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服饰非常美丽，精神面貌和游行表演也非常完美。”


贝尔（Bell）是一位退休警察，他表示，每年的游行都是令人回味和欣喜的事，他很欣赏法轮功团队的表演：“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井然有序、非常壮观！”◇





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节游行　华人盛赞法轮功





■ 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卑诗省“维多利亚日”一百五十周年庆典游行





■ 热情洋溢的腰鼓队，充满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给现场观众带来了喜庆与祥和。





■ 精美的莲花花车赢得观众的由衷赞美，人们纷纷拍照留念。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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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2005年我在公司上班，在车间还当了个小头头。丈夫买了一辆小货车干出租，儿子上幼儿园，工作如意，家庭顺心。可是没过几个月我就得了白血病。因在外地打工，大城市消费不起，就回老家治疗。


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耐心给我讲法轮功无辜受迫害的真相，我心里很排斥，她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我有益。我丈夫不相信，还呵斥人家：“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


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在医院还昏迷过去了，我被转到了市内大医院。抢救完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要有思想准备，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一万多。


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时交的一万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师说我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让我丈夫拿现金上血库去给我买血，一次就是二千四百元。几天下来，花的钱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与医生们吵了好几架，心情压抑的他恨不能从我住院的十三楼跳下去，解脱了。一天，他在走廊里抽烟，遇上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炼法轮功后十四年没有吃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是白血病患者，修炼法轮功后也是十四年没吃一片药了。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也念。我俩就一起念。


隔一天再验血，我的血小板上升到八万，我的情况稳定了。我相信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起作用了。从那时起，只要有空，我就念这九个字。


第一次化疗出院后，我感觉身体已经恢复了正常，法轮功学员也教我炼功，看书。之后，我再也没有去做过化疗，医嘱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


如今我修炼法轮功已经十二年了，我的身体比二十多岁时还好，我一米六六的个子过去没有过百斤，如今一百四十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文/赵虹）





曾经的白血病患者的真实经历





中国人说，缘分是一条无形的线。现年33岁、已经拥有一家中型IT公司的财务专家锡亚梅克·霍勒米（Siyamak Khorrami）对此深有体会。


出生于伊朗、后移民到墨西哥、再到美国读大学和就业的锡亚梅克，早在2003年就从同乡那里听说过法轮功。他当时在圣地亚哥大学（University of San Diego）读金融专业，听说家乡伊朗的主要城市都有法轮功学员；连他的第二故乡、美洲的墨西哥也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但是他一直没有炼法轮功。


2009年，在职场打拼了几年的锡亚梅克成立了自己的IT服务公司Skyriver。


2010年的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市内开车等红灯的时候，赫然发现，在并排停着等红灯的一辆车里竟然坐着当年那位向他介绍法轮功的同乡朋友。这一次和朋友的意外重逢，促使锡亚梅克开始学炼法轮功。


炼功初期，锡亚梅克就能感觉到很强的能量。“大概在修炼一个月后，我突然发现我的视力变好了，不再散光了。”他说。以前，他夜晚开车看不清前面的汽车。炼功后，不仅前面的车能看清，车前面的桥、桥上的公共汽车和公共汽车里面的人都看清楚了。“这太神奇了，简直难以置信！”


不仅如此，锡亚梅克还发现，当他把“真、善、忍”的理念融入到公司管理当中时，公司也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


“不用去竞争、不用去钻营，你只要做对的事情，只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首先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好人都围绕在你身边，不论是好员工还是好顾客，都来了。”锡亚梅克说。


公司越办越好，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现在的二十多人；销售额也迅速增长到了200多万美元。去年春天，锡亚梅克受邀在全球知名的Vistage论坛上发言，他向与会的CEO们讲述了自己如何用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管理他的公司的。锡亚梅克还定期给他的1万多个客户发送电子邮件介绍法轮功，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





一名IT科技公司青年总裁的修炼故事





■ 美国圣地亚哥Skyriver公司总裁锡亚梅克·霍勒米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不断提升道德水平。


1998年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的医学专家对法轮功学员作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3万5千人。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8%。


目前，法轮功已传播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族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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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的故事

















广东省茂名市洗脑班的罪恶（二）





茂名洗脑班迫害概述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并在此之前的六月十日纠集所谓的“610办公室”，专门进行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活动。茂名市委当局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迅速纠集茂名市“610办公室”和它所管辖的茂南区、茂港区、信宜市、高州市、化州市、电白区和茂名石化等七个“610办公室”犯罪机构。各区县均相应设立洗脑班，同时也设立“茂名市法制教育学校”，也就是“茂名洗脑班”，茂名各区、县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送到这里，进行迫害。


茂名洗脑班对外宣称“法制教育学校”，实质是法外黑监狱，不受司法程序和条文制约，采用黑社会手段，造成无数迫害惨案。本文根据明慧网自二零零一年七月到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份报道的案例，综合分析，力求揭开茂名洗脑班的重重黑幕，让更多善良人认清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选择美好未来。由于网络封锁，本文展示的黑幕只是迫害事实的冰山一角。


（一）茂名洗脑班的迫害手段


茂名洗脑班迫使法轮功学员“转化”，采用强制的反心理、反生理的极限手段，按他们的话说，就是：“法轮功学员想干什么，就不给干什么，法轮功学员不想干什么，就偏偏强加什么。”招数层出不穷，无所不用其极。


◆饥饿迫害　早上白粥没几粒米，中午分饭，李小燕，尖酸刻薄，克扣饭菜是常有的事，迫害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胃痛、腰痛、头晕。洗脑班每天还要收学员的生活费。


◆精神恐吓　恶人用难听下流的语言攻击坚强不屈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常常用不转化就判刑或劳教多少年、送到大西北去开荒就一去不复返来威胁、恐吓学员或家属，煽动被吓坏了的家属去向不转化的学员大骂或哭闹、协助邪恶转化。


◆噪音干扰　制造嘈声，用高音喇叭放垃圾歌曲、邪党歌曲干扰炼功的法轮功学员。半夜吵闹干扰法轮功学员睡觉。值班室常常将铁门关得很响，很阴森，闹得学员无法入睡，假日他们通宵打牌大声说话就更嘈杂。


◆切断时间　断绝联系 非法强收法轮功学员的手表、笔、纸。怕法轮功学员知时间炼功、怕学员有笔纸会写有关法轮功的东西。


◆死打和抢救　把法轮功学员毒打虐待到出现生命危险，送到医院抢救，然后送回洗脑班，继续迫害。


◆单独禁闭　洗脑班五楼有一间小黑房里，那里没有床，只有一个便桶，黑房又臭又脏，蚊子又多，四周黑暗无光，只有门及一个小窗口，没有水，大小便没水冲，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房间里，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也没有亲朋好友的探望，在孤独的环境中，慢慢的就象掉进一个无尽黑暗的深渊，精神会逐渐散乱。


◆密封　二零零三年四月间，洗脑班把所有的窗口用三合板封死，不让通风透气，房门只有开饭时才打开几分钟，随手即锁上。法轮功学员长期禁锢在房内，热得汗湿透全身，晚上不能入睡。


◆性骚扰　姓李的班长（外省人）以搜经文为由，在被吊铐的女法轮功学员上身乱摸。


封口　恶警行恶时，为了不让法轮功学员叫出声，竟用毛巾塞口、用胶布封口


◆冻刑　法轮功学员如果炼功就被恶警用冷水泼湿全身，罚站通宵，冻得发抖，受尽了折磨与侮辱。


其它酷刑包括：电击，坐老虎凳，吊铐，半空吊打，不准睡觉，绑着在烈日下长时间曝晒，并不让喝水，法轮功学员如果在受刑中昏死过去了，就用冷水浇，令其苏醒


◆药物迫害　毒针杀人


茂名洗脑班直接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损害中枢神经类的药物。包括摧毁中枢神经系统、内脏功能的药物。很多被关押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被放出来后，长期伴随有身体虚弱，头昏眼花、牙齿松软甚至脱落、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但由于多数人缺乏医药知识，很少人会想到曾被中共恶人偷偷下毒过，或被注射过有害的药物。据二零一六年明慧网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内部文件说：“转化法轮功学员，可以借助药物转化”。


二零零三年开始，茂名洗脑班把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多人在头部注入不明药物，致使多人神智不清，不能站立。


罗基被灌毒药，卢秀清、邱琼华、李美被打毒针。　


茂名洗脑班的凶残全国排名第二，直接迫害致死和间接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


据息：李美被毒杀、王玉兰、杨明芬、吴亦雄、苏肖萍被迫害致死、李文珍被迫害精神失常落水身亡。◇








截至2017年5月下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2.7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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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反迫害





◆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为何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类似怪事呢？





思考 与 判断





【明慧网】新年度假回来后，发现小区附近新开了一个卖蔬菜水果的小摊。很快，我就觉得摆摊的老头很讨厌：叫卖声特别响，简直是在声嘶力竭地卖力吆喝，更让人厌恶的是，他推销自己的菜让人听起来言过其实，即便一根黄瓜，他也能编成顺口溜夸得天花乱坠。


我觉得他没有印象中农民的朴实，整个卖菜的劲头就像挣命似的……因为讨厌这个老头儿，虽然有时觉得他的菜确实新鲜，我也不愿意买他的，而是绕道去较远的超市。


周末刮起了九级大风，家里没有菜吃，只好出门去买。下楼后发现风比在楼上听到的还大，黄沙打的脸生疼。心里想：如果那摆摊的老头在，就买他的。接着就否定自己：这么大的风，估计他不会出摊的——还是去超市吧。


出了小区，透过昏黄的扬沙一望就发现那老头竟然出摊了！但又觉得不对，没有听到叫卖。原来老头正弯腰缩在装蔬菜水果的大篮筐后面，手里弄着破棉被一样的东西。难道他的菜卖完了准备收摊？唉！看来只好顶着大风去超市了。我有些沮丧地继续往前走着。


“顶花带刺的鲜黄瓜喽……”老头的招呼声突然在我耳边响起，熟悉的叫卖仍像以前一样让人感觉夸大其词，但今天听起来竟不像平时那么讨厌了。我走到摊前，第一次仔细看他的货品，发现他的蔬菜水果确实非常新鲜，并且，绿叶蔬菜没有像超市里为增加分量用水洗过——看来，这个“听”起来不那么朴实的老头，还是比较实在的。


买了需要的蔬菜，老头趁机向我推销他的水果。摊上的苹果香蕉之类我都不喜欢，就问：“后面棉被里盖的是什么？西瓜吗？”（我见过别人卖西瓜、草莓之类南方来的反季节水果，用棉被盖上保暖）


老头呵呵一乐：“西瓜？这可比西瓜珍贵。”我好奇起来，问：“那是什么？”


“我的老伴。”老头说着，揭开被子。只见紫红的厚毛线帽子下半张焦黄、浮肿的脸。老头把被子盖上，细心掖好。


我决定不要老头找钱了——看样子，他老伴病得很重！


我刚想说话，老头先开口了：“丢在家里，我怕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带出来，看着她咽气……”老头那伶俐的舌头忽然打结了。


“不能想办法治吗？”“晚期了。多卖点菜能给她打上针不疼就算尽心了。这病，是咱穷老百姓生的起的吗？卖了房子，化疗了，头发掉光了还没长出来，又转移了。”老头一边给我找钱，一边说，声音与叫卖时判若两人。


我摆摆手，逃跑了。


我觉得平日里积累起来的许多东西一下子崩塌了！我是那么自以为是，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一切判断所遇到的人和事——认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智商高、情商高、见多识广，几乎可以说“世事洞明”，可是，我竟然没有看懂一个卖菜的老人——我只看表象，用自己的观念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还自以为自己多么“高明”，我是多么狭隘！


只看表面，不能换位思考，不肯真正冷静下来用理智去判断，这是多少像我一样自以为处于中上社会阶层者对世事判断的弊端啊！


一个朋友曾说过，他不能理解经常遇到有人对他讲“天灭中共”，希望他尽快退出党、团、队保平安的事。他觉得这些人“图什么呢？又没人给钱，被抓了还要关起来，太傻了。”曾经，我也觉得朋友说的不无道理。可是卖菜老人的事让我反思：是不是应该冷静地了解一下法轮功呢？自以为是不也是一种偏执吗？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一个人、一件事之前，只凭借自己的所谓经验、或者一言堂的宣传而下结论，不根据多方面的信息去理智判断，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不是另一种坐井观天呢？


多一份思考，多一份睿智。◇（文/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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